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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了
台
北
，
第
一
個
參
觀
景
點
是
譽
為
﹁台
北
天
際
線
最
美
麗
的
地
標
﹂

的
一
○
一
摩
天
大
樓
。
我
們
出
航
站
樓
就
以
此
樓
遠
景
為
襯
照
了
相
，
現
在
大

巴
車
把
全
團
拉
到
這
個
位
於
台
北
市
最
繁
華
的
地
段
，
導
遊
以
自
豪
的
口
脗
介

紹
：
一
○
一
大
樓
目
前
是
世
界
上
最
高
的
樓
，
由
台
灣
著
名
建
築
師
李
祖
源
設

計
，
二
○
○
四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完
工
，
地
上
一
○
一
層
，
地
下
五
層
，
是

台
灣
人
購
買
高
檔
百
貨
精
品
的
地
方
，
也
是
春
節
辭
舊
迎
新
時
舉
行
登
樓
比
賽

和
施
放
煙
花
熱
鬧
非
凡
的
場
所
。
主
樓
以
辦
公
用
房
為
主
，
裙
樓
是
高
檔
商
舖

。
據
說
大
樓
總
造
價
六
百
四
十
億
新
台
幣
，
貸
款
的
利
息
比
造
價
還
高
，
至
今

尚
未
還
清
。
我
們
仰
視
高
樓
，
確
是
直
插
雲
霄
，
巍
峨
壯
觀
，
氣
派
非
凡
。
大

樓
造
型
也
頗
奇
特
，
四
方
形
體
，
自
上
而
下
每
八
層
成
一
上
寬
下
收
的
斗
形
，

四
面
各
飾
一
把
大
鑰
匙
下
墜
。
共
有
八
個
斗
形
，
最
下
一
個
斗
又
四
面
各
飾
一

巨
型
鑰
匙
孔
。
整
個
外
形
造
型
，
使
人
聯
想
到
這
是
日
進
斗
金
、
匯
聚
財
寶
、

錢
不
外
流
的
美
好
寓
意
，
足
見
設
計
師
的
獨
具
匠
心
。

我
們
經
過
安
檢
，
先
上
到
五
樓
，
再
排
隊
進
入
二
部
世

界
最
快
的
專
用
電
梯
，
以
每
分
鐘
一
千
○
一
十
公
尺
的
速
度

，
上
到
第
八
十
九
層
只
需
三
十
七
秒
。
第
八
十
九
層
是
觀
光

台
，
高
三
百
八
十
二
公
尺
。
在
室
內
就
能
以
寬
闊
的
視
野
，

從
東
南
西
北
四
個
方
位
凌
空
瞭
望
，
台
北
的
青
山
碧
水
、
城

市
建
築
盡
收
眼
底
。
這
裡
陳
列
着
二
○
○
四
年
世
界
高
樓
協

會
的
認
證
，
確
認
此
樓
當
時
創
下
的
三
項
世
界
紀
錄
：
世
界

最
高
建
築
物
五
百
零
八
米
，
世
界
最
高
屋
頂
四
百
四
十
八
米

，
世
界
最
高
使
用
樓
層
四
百
三
十
八
米
。
由
八
十
九
樓
樓
梯

向
上
到
達
九
十
一
樓
的
戶
外
觀
景
台
，
是
個
露
天
的
大
環
形

平
台
，
但
當
時
風
太
大
，
為
了
安
全
不
讓
遊
客
登
臨
，
我
們

雖
已
跨
出
樓
門
踏
上
平
台
，
仍
被
工
作
人
員
善
意
勸
阻
而
退

回
。
下
到
第
八
十
八
層
則
是
世
界
最
高
的
精
品
寶
石
藝
術
館

，
銷
售
台
灣
特
色
精
品
天
然
珊
瑚
及
其
工

藝
品
。我

在
浦
東
陸
家
嘴
參
觀
過
東
方
明
珠

、
金
茂
大
廈
、
上
海
環
球
金
融
中
心
，
在

紐
約
參
觀
過
帝
國
大
廈
，
如
今
登
上
了
台

灣
一
○
一
大
廈
，
還
想
今
後
再
上
馬
來
西

亞
的
雙
塔
樓
以
及
正
在
修
建
的
迪
拜
大
樓

。
記
得
上
海
環
球
金
融
中
心
是
到
第
一
百
層
參
觀
，
高
三
百

五
十
五
米
，
該
樓
比
金
茂
大
廈
高
五
十
七
米
，
總
投
資
八
十

三
億
元
計
劃
十
二
年
收
回
，
外
牆
約
用
玻
璃
四
萬
塊
，
而
一

○
一
大
樓
的
帷
幕
玻
璃
面
積
達
十
一
點
六
萬
平
方
米
。

午
餐
在
錦
華
大
酒
店
，
是
來
台
首
次
用
餐
，
九
人
一
桌

，
八
菜
一
湯
加
水
果
，
花
樣
多
，
有
海
鮮
，
數
量
足
，
口
味

清
淡
，
大
家
很
滿
意
。
飯
後
參
觀
建
於
一
九
七
二
年
的
孫
中

山
紀
念
館
，
當
地
稱
國
父
紀
念
館
。
大
廳
中
央
，
數
米
高
的

孫
中
山
正
襟
而
坐
的
石
像
，
看
來
比
南
京
中
山
陵
、
北
京
香

山
的
似
稍
微
高
大
些
。
兩
邊
肅
立
的
武
裝
侍
衛
紋
絲
不
動
，

每
隔
一
小
時
正
點
舉
行
的
衛
兵
交
接
式
是
受
歡
迎
的
參
觀
項

目
。
導
遊
領
我
們
在
三
點
前
到
達
大
廳
，
不
一
會
就
有
接
班

者
自
右
後
側
正
步
入
場
，
交
接
時
互
致
敬
禮
再
一
致
舉
槍
、

托
槍
、
放
下
、
發
出
有
節
奏
的
聲
響
，
又
有
轉
動
槍
枝
等
整

齊
動
作
，
把
軍
人
的
武
裝
威
嚴
和
禮
儀
程
式
結
合
起
來
在
觀
眾
面
前
表
演
，
引

人
入
勝
。
據
說
台
灣
原
有
四
處
這
樣
的
衛
兵
交
接
儀
式
，
被
陳
水
扁
為
淡
蔣
化

而
砍
去
二
處
。
回
到
紀
念
館
入
口
階
沿
上
，
導
遊
指
點
這
是
拍
攝
一
○
一
大
樓

全
景
的
最
佳
攝
影
點
，
我
們
都
趕
緊
按
下
快
門
，
果
然
效
果
甚
好
。

隨
後
參
觀
士
林
夜
市
，
這
是
各
種
美
食
攤
點
密
集
的
室
內
場
所
，
我
們
因

包
有
晚
餐
，
所
以
大
家
只
看
不
嘗
，
觀
光
而
已
。
晚
飯
在
圓
山
飯
店
旁
的
酒
家

用
餐
，
得
以
近
距
離
觀
賞
了
建
於
山
岡
上
的
圓
山
飯
店
，
此
為
宋
美
齡
於
一
九

五
二
年
需
接
待
國
際
友
人
而
興
建
的
高
級
賓
館
，
十
四
層
，
為
當
時
最
高
建
築

。
黃
色
琉
璃
瓦
屋
頂
，
紅
色
外
立
柱
，
顯
得
富
麗
堂
皇
，
頗
為
大
氣
。
不
久
前

陳
雲
林
來
台
就
住
在
圓
山
飯
店
，
一
時
成
兩
岸
人
民
關
心
的
焦
點
。

晚
宿
板
橋
市
馥
都
飯
店
，
設
施
不
錯
，
房
間
大
，
有
二
張
大
床
，
接
待
人

員
熱
情
友
好
。
次
日
早
晨
自
助
餐
也
很
豐
盛
，
牌
價
是
每
人
九
百
新
台
幣
。

在互聯網時代，貼
郵票寄信的人越來越少
。世界各國的郵政局都
因信件數量大幅下降而
面對黯淡的經營前景。
雖然郵件減少了，但對

郵政服務質素的批評卻沒有減少。美國郵
政服務委員會主席戴維斯解釋說： 「過去
我們要給老祖母送信。現在已經沒有什麼
老祖母了，讓我們送給誰？」

最近，我從香港中央郵局向廣州和柏
林各寄了一封航空信——不是寄給 「老祖
母」，而是給兩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年專
業女士。儘管德國漫天大雪，柏林的朋友
在第七天便收到了信，然而廣州的朋友直
到第十五天才收到信。不久，當我再次給
那兩位朋友寄信的時候，我問郵局職員為
什麼寄去廣州的航空信那麼慢。職員說：
「去廣州唔駛航空，平信仲快，日日都有

火車去廣州啦！」這次，寄去柏林的航空
郵包在第八天到達，而寄去廣州的平信至
今已是第二十七天，對方仍未收到。由此
看來，延誤信件的問題不是出在香港一邊
，而可能是廣州方面的責任。

人們減少使用郵局的投遞服務，是因
為沒有了 「老祖母」，還是沒有了老祖母
時代那種可靠的郵遞服務？事實上，加速
這個傳統行業沒落的不單有互聯網的因素

，也有郵政服務質素的問題。評價郵遞服務的質素有兩個
最基本的指標：郵遞時間的準確性及郵件安全的可靠性。
前者是效率，後者是信用。今天的郵政設備比以前的先進
，郵費比以前的高，但效率卻比以前的慢，可靠性也越來
越低。這幾年私人經營的郵遞服務迅速崛起，主要的原因
就是公營郵政的服務質素不能滿足人們的要求。所以，不
是郵政局找不到老祖母收信，而是郵政局自己變成了落後
時代的 「老祖母」。

人們對郵政改革的期望就像等待一封不知何時收到的
平信。由於公營郵政掌握着專營權，佔有市場壟斷地位，
無需面對競爭，因而既沒有足夠的外部壓力促使它改善服
務質素，又天生缺乏內在動力去進行改革。所以，開放市
場、引入競爭才能真正促進郵政改革，使它恢復年輕。現
代郵政的發展史也是一個國家現代化的歷史。雖然郵政服
務不是太空火箭那樣的現代化尖端技術，但它作為現代化
的基礎設施，直接影響到社會的日常運作。信件延誤可以
給商業機構造成直接和間接的經濟損失。因此，郵政服務
的效率和可靠性是評價一個國家現代化水準的重要指標。

郵政局作為國家最大的、網絡覆蓋面最廣的一個公營
機構，它的服務質素直接影響到政府和國家的形象。今年
十一月，第十六屆 「亞運會」將在廣州舉行，全國各地以
及亞洲各國的體育選手和遊客將雲集羊城，對郵政服務的
需求將會大大增加。儘管廣州有先進的機場，先進的運動
場，先進的技術設施，但是一張小小的郵票可以讓人們看
出廣州有沒有先進的管理水平。我對廣州的郵政服務沒有
失去信心，仍在為那封寄去廣州大道二八九號的信計算着
時間。

「春為一歲首，梅佔百花魁
」。時入早春，片片梅林，綻蕾
盛放，疏影橫斜，暗香浮動，在
這賞梅時節，倘能在賞梅勝地品
味一下與梅花有關的對聯，則更
添賞梅的情趣。

江蘇蘇州城西南的鄧尉山為著名的賞梅勝地，
梅林瀰漫十餘公里，構成鄧尉梅花甲天下的勝景。
每屆花時，千頃一片白，銀海盪漾，舉目四望，疑
若積雪。景區內的聞館聯有一聯： 「尋宋商邱題詠
遺文，入勝出幽，十里梅香歸吐納；訪清高宗遊觀
陳跡，撫今懷舊，四圍山色感興亡。」上聯中寫及
清代商丘人宋荦任江蘇巡撫時在鄧尉山題 「香雪海
」的典故，下聯中提及清代乾隆皇帝在鄧尉山賞梅

時所書墨跡的御碑。聯語巧用典故，平添遊人賞梅
品聯的興致。

杭州孤山為西湖著名的賞梅勝景，宋代詩人林
和靖曾在此種梅養鶴，以梅為妻，以鶴為子，有
「梅妻鶴子」的傳說。孤山的梅花有數百株，盛放

之時，花煙氤氳，繁花似雪，與西湖山水交相輝映
，風光旖旎，引人入勝。景區內的放鶴亭有一聯：
「若問梅消息，須待鶴歸來」。聯語即景成聯，自

然貼切，好讓人們在此賞梅品聯時，陶醉於 「梅妻
鶴子」的優美傳說之中。

雲南昆陽市北郊的黑龍潭景區，以潭深水碧和
唐梅、宋柏、明山茶花 「三異木」最為著名，且景
區廣植梅花達一萬餘株，品種百餘種，每屆花時，
花蕾盛綻，千枝絳，百枝妍，爭艷競麗，花香噴溢

，香聞數里。清代碩莊曾撰一聯讚美黑龍潭，聯云
： 「兩樹梅花一潭水，四時煙雨半山雲。」寥寥數
語道出了黑龍潭景區優美的風光，遊人在此駐足品
梅吟聯，意趣盎然。

杭州賞梅勝地超山，素享 「十里香雪海」之譽
，早春時節，進入超山，遠眺層層疊疊的片片梅林
，銀波耀眼，美不勝收；近睹落香襲人，處處花雨
繚亂，紛呈迷人。近代著名金石書畫家吳昌碩生前
酷愛超山梅花，曾多次赴超山賞梅，逝世後葬於超
山，後人在其墓門石柱上撰有一聯： 「其人為金石
名家，沉酣到三代鼎彝，兩京碑碣；此地傍玉潛故
宅，環抱有幾重山色，十里梅花。」此聯既讚賞了
吳昌碩的高深藝術造詣，又道出了後人順應吳昌碩
埋骨超山，以梅為伴的生前願望。

一座城市與大海相鄰，那是一種造
化。何況你呀──赫爾辛基，緊靠着波
羅的海。我一直對波羅的海心存好感，
倒也說不清什麼原因，也可能覺得這名
字聽起來很別致很悅耳很可愛？你盪漾
在無比遙遠的北方，我從來都固執地認

為你是一個沉靜甚至充滿冷峻之美的海。
果不其然，浮想千回不如親眼一見。我迢迢萬里來到

赫爾辛基，首先也可說最難磨滅的印象，那就是赫爾辛基
你呀，太託波羅的海之福了。來自芬蘭灣，準確意義上說
，來自波羅的海的腥甜溫潤的海風，柔然無聲、母性十足
地輕拂着赫爾辛基。於是，這個北歐之都頓時靈動起來，
顯得格外嫵媚與優雅。我記得二○○九年夏天，芬蘭女總
統訪問俄羅斯，她熱情而鄭重地邀請那位年輕幹練的梅德
韋傑夫總統下次回訪時，一定要暢遊一下波羅的海。可見
，芬蘭人為緊挨着波羅的海很有幾分洋洋得意與無法掩飾
的自豪呢。

最方便的是在赫爾辛基的南碼頭看海。湛藍的海灣裡
悠悠然來往着許多豪華客輪，去瑞典、愛沙尼亞、德國，
每天都有航班。那海灣無疑喧鬧而快活，充滿了青春動感
，只是在這裡還不足以領略大海的淼遠與蒼茫。沒關係，
你乘坐渡輪，往東南方向，最多二十分鐘吧，登上芬蘭極
為著名的古堡要塞所在的蕞爾小島，在那裡觀海就會覺得
淋漓酣暢了。我有幸，獨自坐在那碧玉般葱蘢小島最邊緣
的古炮台上，面對波羅的海，只見那滄浪之水波光萬頃，
盈盈乎，浩浩乎，滾滾乎，不覺感念天地宇宙之博大雄麗
而無可比擬，頓時腦中竟一片空白，不知身處何時何地了！

赫爾辛基不是那種熱衷於前衛時尚而失去歷史滄桑感
的城市，而是滿目北歐古典主義的似乎貌不驚人的建築，
很淡定的那種月白色或米黃色，整體上彷彿是素裝嫻靜的
少婦。唯有兩座一白一金的大教堂，各屬基督教和東正教
，器宇軒昂地聳峙雲空，在北歐那特有的溫煦如夢的陽光
下熠熠閃光。是的，赫爾辛基有一種濃濃的脫俗而詩化的

氣息，讓你感到心靈的清淨、安詳與柔暖。
這裡似乎一切都那麼漫不經心地閑適。人口區區不到

六十萬的赫爾辛基，街頭很難有車水馬龍的景象。除了上
下班的時候，你所見到的人們幾乎都是腳步從容和輕盈，
臉上難覓一絲焦灼的陰雲，一副絕對生活過得很滋潤而悠
然自得的模樣。畢竟是舉世聞名的社會保障系統最為成熟
的國度，沒有後顧之憂。看病上學包括讀大學都不用自己
掏腰包，這不必說。有的事聽起來不可思議，就說軍人吧
，哪怕士兵，每周 「上班」僅僅四天，其餘時間都可以回
家，其實服役期也就十個月，有的軍種才六個月，這種兵
當得也太舒服了，是不是也太稀拉了？加之薪金很高，難
怪芬蘭的青年人參軍踴躍得很。還有，大街上我也偶遇乞
丐，竟然衣冠楚楚，與常人幾乎無異，他冷不丁地向你伸
出手來，真讓你吃上一驚，他們每人每月可從政府那裡淨
領生活費八百歐元！

赫爾辛基有難計其數大大小小的都很考究的咖啡館，
門前幾乎都設有一排排露天茶座。在這裡，男男女女手持
杯盞，或自品獨酌，或與好友邊侃邊飲，盡情享受着金燦
燦的北國陽光，悠悠閑閑地觀賞着變幻流動的街頭風景。
他們格外鍾情陽光，越是門前陽光多的咖啡館，茶客越多
。隨着日影緩緩移動，人們也不斷轉換 「陣地」，我竟發
現，許多開始背陰的咖啡館，門前竟很快變得座位空空，
以至寥無一人！赫爾辛基人是追逐陽光的人。我實在難以
想像，在冬天那漫漫 「極夜」裡，他們是如何度過的。

南碼頭農貿市場的露天咖啡座更有另一番情趣。一隻
隻雪白的鷗鳥從空中翩翩飛下，竟大大方方地停落在桌子
上，與客人幾乎零距離相偕相伴，無拘無束地啄着食物的
碎屑。夕陽冉冉西下，市場上的生意漸漸清淡起來，我見
到不少閑下來的商販，低着頭給那些停在腳邊的鷗鳥餵食
。人與自然如此和諧融融相處，不由得讓人心生感動。

我們住在市中心的萊迪遜飯店。這一帶相當繁華，不
遠處有火車站、阿黛濃美術館、郵政博物館，靠得最近的
則是赫爾辛基著名的賭場。從飯店裡擺放的廣告宣傳材料

得知，這個賭場擁有三百台老虎機，三十桌賭台，三家餐
館，三個酒吧，還有歌舞表演，夠顯赫的吧。聽說賭場的
生意很不錯，可是，我們每晚回飯店，經過這家賭場的門
口，很難見到有人進出，印象很深的，只是那乳白色的霓
虹燈不事聲張地靜靜閃爍着。我想：赫爾辛基人一定是很
低調的。恐怕只能這樣解釋。

正是如此。使館的朋友告訴我們，芬蘭的男人非常內
向，甚至往往害羞。你如果在這裡見到有的男人不是這樣
，他一定是喝醉了酒，要不，就不是芬蘭人，而是外國人
。芬蘭人好打獵，主要是獵鹿，喜歡到森林和湖畔獨居。
在芬蘭，城市人口本來就不多，他們還要遠離城市，他們
力圖使人際關係變得簡單。也正因此，芬蘭人很樸實誠懇
，聽使館的朋友介紹，你如果在南碼頭露天農貿市場購物
，嫌某個攤販的東西貴，問這裡有便宜的嗎？他會很爽快
地手指附近的另一攤舖： 「那家比我便宜！」你過去一打
聽，果然如此。

赫爾辛基人很好客，待客由衷地真誠。實際上，所有
的芬蘭人無不如此，他們沒有某些西歐人的那種自視不凡
、人情淡薄而難以深交的情況。我們在赫爾辛基僅僅一周
，亞歷山大研究所作為邀請方，由德高望重、博學儒雅的
基維寧所長偕同夫人三次出面宴請我們。而且，每次都特
意安排在一個甚有特色，一些社會名流、文化精英經常光
顧的餐館，用很地道的芬蘭美食佳釀盛情款待。

我們總是興致盎然地聽他娓娓生動地介紹芬蘭的事情
。他談芬蘭的歷史，毗鄰的瑞典、俄羅斯曾統治芬蘭長達
數百年，芬蘭一直游走於瑞、俄之間，如今與瑞、俄仍保
持非同一般的關係。特別不可思議的是，赫爾辛基的議會
廣場現在還高高矗立着俄國亞歷山大二世的塑像。所長說
，相比起來，這個皇帝口碑不錯，當時能給芬蘭很大的自
治權，雖然俄國割去芬蘭的許多土地，據說芬蘭的版圖原
來看起來是一個高舉雙臂、身穿長裙的少女，可是她的右
手臂和右裙角很大的一塊被俄羅斯割去了。

所長還談及芬蘭的社會和經濟。芬蘭如今是世界上民
眾生活質量最高的國家。芬蘭造紙業、電信設備製造業發
達， 「諾基亞」名譽全球。芬蘭森林覆蓋率達百分之七十
五，照說這為造紙業提供豐富無比的原料。可是芬蘭人很
聰明，並不開發自己的森林，卻向俄羅斯進口木材，因為
價格便宜。金融危機發生後，俄羅斯的木材抬價了，芬蘭
造紙業受到一定衝擊。芬蘭糧食、水果全部自給。芬蘭向
外國譬如向沙特阿拉伯出口純淨水。

所長還縱論芬蘭的文化、東西方的文化差異以及相互
文化交流。著名作家阿萊克西斯以及作品《七兄弟》是芬
蘭的驕傲。傑出的音樂家西貝流斯是芬蘭的另一驕傲。所
長毫不掩飾這些文化名人給他帶來的自豪。在一個古典浪
漫情調濃郁的咖啡館裡，我們詫異的是，一抬眼便看見垂
掛着一排碩大的圓球形白燈籠，這與我們東方洋溢着喜悅
與吉祥之氣的大紅燈籠何等不同！所長說：東西文化差異
甚至表現在色彩的認知含義上……所長還安排我們去看孔
子學院，它與研究所在同一座樓裡。在孔子學院裡學習的
有留芬華僑的子女，更多的是純粹的當地人。教學方法十
分別致，譬如辦漢語沙龍，讓中芬聯姻的夫婦談如何逐步
克服文化差異乃至文化衝突，最後實現文化融合，很是生
動有趣，效果特好。

芬蘭的桑那浴向來遠近馳名。家家都有桑那房，可說
是大普及。這次出訪，熱情的主人邀我們來到一個名叫三
塔哈米那的小島上洗桑那。這小島也位於波羅的海之中。
在用圓木建成的桑那房裡，主人不無自豪地手指窗外濃郁
的綠樹以及近在咫尺的蔚藍色大海，說：多像一幅畫呵！
芬蘭人有個習慣，赤身裸體地在高溫的桑那房裡沐浴一會
兒，便跳進冷水中浸泡，再回桑那房。我們這次要跳入的
當然是波羅的海。十分可惜的是，我的游泳技術很糟，未
能斗膽下水，白白失去了與波羅的海親密接觸的機會，到
現在我還遺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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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早期越劇界的前輩演員中，素
有 「三花一娟」之說。 「三花」是指：
施銀花、王杏花與趙瑞花。 「一娟」則
是指有 「越劇皇后」之稱的姚水娟。

「三花一娟」，是越劇 「四工腔」
時期的著名演員，也是 「越劇女班」的

第一代演員。她們的名字與藝術成就，是和 「女子越劇」
的興起與發展，緊緊聯繫在一起的。她們的表演藝術，對
於後起的袁雪芬、范瑞娟、尹桂芳、竺水招、筱丹桂、徐
玉蘭等著名演員，曾有着很大的影響。對於越劇的繁榮與
發展，都曾作出過有益的貢獻。

在 「三花一娟」中， 「花衫鼻祖」的施銀花，被列為
「三花之冠」，可算得是其中的佼佼者。施銀花於一九一

○年出生在浙江嵊縣施家岙，那是個偏僻、貧窮的山村。
但是，那兒離越劇的發源地東王村不遠。因此，許多女孩
子從小喜歡學唱 「的篤戲」。一九二三年，施家岙開辦了
第一個科班，年僅十三歲的施銀花，就參加了科班，學習
小旦。學了三個月，科班就將這些學生組織起來，上台演
出。從此開始， 「女子越劇」就這樣出世了。而作為學得
最好的施銀花的名字，也就開始為愈來愈多的觀眾所知曉。

當年冬天，施銀花隨科班到上海 「昇平歌舞台」演出
，上海的觀眾開始第一次接觸到 「女子越劇」。她們所演
出的《雙珠鳳》、《玉連環》。《三官堂》等劇，給觀眾
留下了印象。但是， 「女子越劇」在發展的道路上，坎坷
曲折，艱難崎嶇。很多地方的官府，常常以 「女子上台，
傷風敗俗」等名義，禁止演出。施銀花她們常年來東躲西
藏，備受艱辛。不過，經過多年的磨練，也使施銀花的表
演藝術得到很大的提高。她和合作的琴師一起，經過反覆
商討與磋磨，吸收了 「徽班」 「西皮原板」的唱腔旋律，
創造了明快、流暢的 「四工調」新腔。在以後很長的一段
時間內， 「四工調」成為了越劇的主腔。而，施銀花就是
最早唱 「四工調」出名的演員。

在 「抗日戰爭」初期那幾年，是施銀花的全盛時期。
她組織原來在科班一起學戲的同學，成立戲班，號稱 「第
一舞台」，聲勢空前。那時，與她搭配的小生演員，先後
有她的同科同學屠杏花以及後起之秀的尹桂芳、徐玉蘭等
。在她的提攜下，尹桂芳與徐玉蘭，後來都成了自成一派
的小生名家。施銀花在 「抗日戰爭」後期，一直在浙江各
地演出。一九五○年她去了台灣，長期以來，兩岸隔絕，
從此與大陸的越劇姐妹們斷絕了音訊。

越劇􀎠三花一娟􀎡
鄧小秋

芬蘭首都赫爾辛基 （資料圖片）


